“叠”出来的深情
——再论李清照《声声慢》的艺术匠心

上海市上海中学 郭秋媛
摘要：《声声慢》一词中，李清照多方面、多角度地使用了“叠”的方式来构思、描写和抒情，这正是李清照对柳永、周邦彦在慢词创作上“以赋为词”技法的继承和发展。首句十四叠字在内容上起着总领全词的重要作用，本词中双声叠韵词的多次使用和三用“怎”字加强语气的手法也是“叠”的一种体现。本词通过对文字音、形、意的多角度地反复堆叠，展现出愁情逐层加重的过程，且终构成了一个首尾相连、环形且立体的文本结构。

关键词：声声慢   以赋为词   叠   艺术匠心
 
《声声慢》教学一般都是从词眼“愁”字入手，教师要求学生结合具体词句分析作者表现愁情的方式，在对字词句的涵咏和分析中，学生自然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愁绪。但是，很多教师在采用这样的教学策略后会有一种发散出去就收不回来的教学感觉，学生的回答很零散，自己也很难用一个核心的艺术技巧将其统摄起来。笔者看来，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教师还没有把握到本词在整体构思以及整体技法方面的关键点。经过多次备课和磨课，笔者发现本词的核心艺术技法就在于慢词创作中常用的“以赋为词”[footnoteRef:1]①的艺术技巧，亦即用铺陈的方法写词，具体而言，本词是多方面、多角度地使用了“叠”的技巧。 [1: ①当代学者袁行霈先生始以“以赋为词”概括辞赋对词的影响，见袁行霈《以赋为词——试论清真词的艺术特色》一文。他指出“在苏辛之外还有两个也是用引进其他文体特点的方法，丰富了词的表现力，推动了词体的发展，这就是柳永和周邦彦。他们的特点是以赋为词。《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赋这种文体主要的特点就铺陈，而‘以赋为词’就是用铺陈的方法来写词。’’
] 


一、十四叠字与全词的艺术构思
笔者认为，本词首句的十四个叠字不仅呈现出递进的关系，而且在本词的整体艺术构思上起着统领全词的重要作用。
1.动作的叠复——“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是对词人动作的描写，叠字的运用也意味着动作的不断重复。动作是词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体现，也是人与外在交流的一种方式，更是人物内在心理的一种体现。除了“寻寻觅觅”之外，词人在闺阁中的另一个动作就是下阕第二句“守着窗儿”中的“守”了。从“寻寻觅觅”的动态到“守着窗儿”的静态，动作的重复和单一无不展现着词人竟日生活的单调与乏味，而且，“守”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寻寻觅觅”的方式呢？“窗”作为屋内之人与外在空间交流的一种媒介，也可以看作是象征着词人情感宣泄的一个出口。学术界一般认为本词为李清照南渡之后的作品，女词人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流寓他乡等不幸后，独居深闺的日子异常艰难，本想透过窗子寻觅到一些可堪寄托情绪的东西，可惜从早到晚，守来的却是旧时相识的大雁、满地堆积的黄花、更兼梧桐的细雨……
2.感受的堆叠——“冷冷清清” 
女词人在闺阁内外一番寻觅无果，所见所闻所感皆是冷清。“乍暖还寒”写天气的变化无常，秋日中的温暖也是有的，但在词人的心境最终还是落在了一个“寒”字之上，“晚来风急”一句进一步渲染了词人感觉到的气候之冷，这都是从女词人对气候的冷暖感受的角度来写外在环境的特点的。“三杯两盏淡酒”中的“淡”字，是从味觉的主观体验的角度来展现内心愁情之浓的。“却是旧时相识”的“雁”与“满地堆积”的“憔悴”“黄花”是词人所见之景，可以说是视觉角度的主观感受，“相识”与“憔悴”即是作者主观赋予了大雁以北雁南飞和黄花青春已逝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只在词人的眼中才具备的，包含着浓重的主观情绪。“梧桐更兼细雨”一句主要是从听觉角度写雨打梧桐叶声之悲戚，“点点滴滴”这一叠字的再次运用，既是对雨声的仿拟，也是对心中痛苦的形象化刻画。当然，“黄昏”“细雨”也可以说是词人视觉上的眼前所见，这两个意象叠加在一起又进一步深化了孤独、哀戚的意境。
词人从感官（触觉、味觉、视觉、听觉等）出发来写景、抒情，自己的身体是词人感知外在的唯一媒介，这也就强化了词人主观体验的真实性，进而强化了抒情的效果。
3.心理的叠加——“凄凄惨惨戚戚” 
从动作的反反复复与寂寞无聊，到所见所闻所感所尝的冷清孤寂，李清照的内心无疑是凄凉、悲惨且又悲戚的，六个叠字的反反复复，无疑意在进一步渲染和强化这种无法化解的浓愁。而且，这直白的六个叠字与最后的直抒胸臆“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一起再次深化着全词的哀伤情绪，仿佛这愁情已经浓烈到一定程度，必须要百感迸发于中，不得不吐之为快。因而吴小如甚至要评价“此词以豪放纵恣之笔写激动悲怆之怀，既不委婉，也不隐约，不能列入婉约体”[footnoteRef:2]①（此“豪放纵恣之笔”是从情感抒发的浓烈程度而言的，与苏辛之豪放风格有异），足见此种铺叙之笔法带来的强烈艺术效果。 [2: ①唐圭璋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5页。] 


二、声韵、语气之“叠”对愁情的强化
为了配合“叠”的艺术构思，笔者认为才女李清照在声韵乃至语气的选用方面也使用了“叠”的技巧，凸显了铺叙的核心技法。
原来的《声声慢》的曲调韵脚押平声字，调子相应地也比较徐缓，李词改押入声韵，并屡用叠字和双声叠韵。十四叠字中除“觅”为唇音、“冷”为舌音，其余均为齿音，发音部位的相同或相似让读者读来就有反反复复、绵绵不断之感，再配合上入声韵律，就变平声韵的舒缓为急促，变委婉的哀惋为凄厉。再如清代词论家周济评本词：“双声叠韵字要着意布置。有宜双不宜叠，宜叠不宜双处。重字则既双且叠，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凄凄惨惨戚戚’，三叠韵，六双声，是锻炼出来，非偶然拈得也。”（《宋四家词选序论》）李清照尤工声律，于本词中叠声、叠韵、叠字，在听觉和视觉上配合了本词铺叙的技法，也进一步渲染了词人心中那剪不断、化不开的浓重愁情。 
此外，“怎”字在本词中三见，有词评家以其前后相犯而成白璧微瑕，如：“须戒重叠字面前后相犯，虽绝妙好词，毕竟不妥，万不得已用之。如李易安《声声慢》叠用三‘怎’字，虽曰读者全然不觉，究竟敲打出来，终成白璧微瑕，况未能尽如李易安之善运用，慎之是也。”（孙致弥《词鹄》凡例[footnoteRef:3]②）饶宗颐在《词集考》也补充道：“其《声声慢》连用十四叠字，人咸服其奇隽。然一首中三用‘怎’字，不免重遝。故《词鹄》讥为终成白璧微瑕。”[footnoteRef:4]①而如果站在全词“以赋为词”的核心技法角度来看，“怎”字的不断出现，应是词人希望通过不断加强反问语气的方式进一步强化“愁”情之浓重，亦为“叠”乃至铺叙为文的一种体现。 [3: ②［宋］李清照著 吴惠娟导读.李清照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声声慢》词评集。]  [4: ①［宋］李清照著 吴惠娟导读.李清照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声声慢》词评集。] 

三、结语
“以赋为词”始于柳永，周邦彦继承了柳屯田用赋笔写情的技法，袁行霈在《以赋为词———试论清真词的艺术特色》一文中指出：“柳词虽然讲究铺陈, 但‘多平铺直叙’, 可以说是一种线形的结构。周词则多回环往复, 是环形的结构。周邦彦常常写一个有首有尾、有开有合的过程。（如《解连环》）”[footnoteRef:5]②单从《声声慢》这首词来看，李清照的“以赋为词”更多地继承了周词在结构和铺陈上的特点：以“寻寻觅觅”叠字起，以“点点滴滴”叠字结，构成了一个首尾相连、环形往复的结构；各感官感受的堆叠带来的是情感上的愁绪的叠加，再配合以声韵和语气。在视觉、听觉和意蕴情感等多角度的重叠之中，搭建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主观体验结构。李词的创新之处在此，因而“叠”这一技巧的运用也是《声声慢》这首词最巧妙的艺术匠心。 [5: ②袁行霈：《以赋为词——试论清真词的艺术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85( 5) . P67-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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